
（一） 鄒族傳統祭儀說分明－鄭政宗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汪明輝 
職稱：副教授 
訪談者簡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鄭政宗 
族名：（中文譯名） 
     （羅馬譯名） 
族別：鄒族 
性別：男 
年齡：70 
居住部落：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 
受訪者簡介： 
  鄭政宗長老長期耕耘鄒族特富野部落的文化事業，並對於傳統祭典的進行具

有相當深入的瞭解。透過對鄭長老的訪談，可以瞭解傳統與現代祭典的差異，並

從教會的角度來探討鄒族祭典的意義。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 年 5 月 03 日 
訪談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 
訪談者：汪明輝 
受訪者：鄭政宗 
紀錄者：汪明輝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鄭政宗長老長期耕耘鄒族特富野部落的文化事業，並對於傳統祭典的進行具

有相當深入的瞭解。 
 
訪談過程描述： 
  訪問開始就請鄭政宗介紹鄒族每年舉辦的祭典，包括時間、祭典名稱、舉辦

方式、祭儀背後的意涵等，鄭政宗長老從宗教的角度去談鄒族的傳統祭典，雖然

信仰的不同，但為了恢復鄒族傳統的祭典，宗教之間也作了協調，讓傳統祭儀的

部分，不會跟宗教信仰有所牴觸，也漸漸的恢復傳統的祭典。 
 



【訪談內容】 
受訪者 1：我先從比較廣的角度來說，鄒族的這兩大祭典，我們不談播種祭（ｍ

ｉｙａｐｏ），我們只談收穫祭（ｈｏｍｅｙａｙａ）和ｍａｙａｓｖｉ，

可以說這兩個祭是我們鄒族生命的氣息，一直到今天，從來也沒有改變

過，特別是收穫祭從來沒有改變過，收穫祭就是我們每個家族同心協力

要去做的，從國語說就是我們講的傳統倫理的精神，至於ｍａｙａｓｖ

ｉ是關係到我們整個阿里山地區的鄒族，藉這個儀式可以凝聚在一起，

重心一致，這樣的思想是我們長老們都很清楚的。 

訪談者：但是現在的人都不清楚了？ 

受訪者 1：我們就是要去教育年輕人，我不知道其他原住民族有沒有像我們鄒族

一樣藉著儀式可以達到團結一致的功能，也因此我們要繼續維持這兩大

儀式，我先從比較大的角度來說，就儀式的變遷來說，我們已經不完全

按照過去的儀式來進行，因為以前光是要準備就要花上好幾天，比如說

要開始種植的工作，像種小米，如果是ｍａｙａｓｖｉ儀式是要先打獵、

做準備，這樣就會佔有不少時日，就表示他們是非常認真在準備儀式，

我們過去就是這樣這麼認真準備的，過去不像現在的人，要忙很多事，

沒有空閒參加這個儀式，但是我們不管時間的改變，我們大家要共同一

致來進行這件事，雖然我們現在時間都改變了，我們還是可以效法他們

過去團結一致的做法，不管我們有多麼忙碌，我們也不能輕率地去從事

這個儀式。 

訪談者：我再請教一下，由於我們現在有很多原因造成我們沒辦法遵循過去的作

法，比如說我們政府很容易就想干預來改變我們儀式的內容，另一個就

是教會，現在就請你針對這兩件事他們的做法來說你自己的看法。以教

會來說，有很多不同教派從外面傳入，這些教會就會改變我們的儀式，

你可不可以稍微談一談？ 

受訪者 1：我稍微經歷過日據時期，但是我不太了解他們對儀式的改變，他們只

不過是說：「你們的儀式是不好的，你們就只能夠做一些（要簡化）。」

我們長老一聽，他們如何能夠向統治者反駁呢？因此他們會覺得做這些

事情好像做錯事一樣，以致於很感到羞恥，我們這些貧困的人民可以是

說從日據時代就被迫改變這些儀式，但是我所知道的詳情有限，所以不

能多說，印象中只知道他們告訴我們獵首是不好的，這樣做是不好的、

那樣做是不好的，所以你們只能做一些些而已，但是ｈｏｍｅｙａｙａ

他們並沒有做很大的改變，所以現在的ｈｏｍｅｙａｙａ變動不大，不

過今天的收穫祭的時日的確是縮短了，比如說有關獵場的儀式或是河流

的儀式，今天已經沒有在做了，政府這樣的改變之下，我們已經沒有辦

法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做這個儀式。接著來談談教會，在宗教的影響之下，

我們特富野的儀式曾經中斷了十年之久，但是收穫祭從來沒有斷過，所

以這個教會也終止了我們文化賴以維繫的活動十年，我也自己來反省我



自己在天主教的立場，我們鄒族有三個外來的宗教，其中兩個宗教對我

們的儀式可以說是非常的鄙視，不管是收穫祭、ｈｏｍｅｙａｙａ，或

ｍａｙａｓｖｉ，特別是ｍａｙａｓｖｉ，真耶穌教的教徒會拿石頭丟

我們天主教，可見得他們的態度，他們說你們是魔鬼的孩子，那為什麼

後來特富野的儀式又重現呢？主要是因為我們ｖｏｙｕ頭目的父親，也

是我的叔叔，聽從了傅神父的指示，他說你們應該要好好維護照顧你們

的儀式，千萬不要遺失，接著他竟然帶著族人在會所舉行ｍｅｓａ（彌

撒），可見得那個時代他的思想啊，大概是五十年代吧，那時幾乎所有鄒

族都在反對自己的儀式，我的叔父（ｖｏｙｕ頭目的父親）說，我要在

天主教來照顧維持我們鄒族的儀式（自己皈依天主教），這就是我最欽佩

我叔父的地方，而且非常感動，這一點我回想起來我真的感動，我回想

時我覺得真是感慨啊！但是傅神父他說過千萬不要遺失你們的文化，我

的叔父，當時的頭目，接受這一個說法，這兩個一個是天主教領袖，一

個是我們鄒族領袖，互相結合，因此我們全阿里山天主教會都知道頭目

是皈依天主教，那些沒有信教的族人後來全部都到天主教了，我們天主

教的傳入落後基督長老教十年，但是我們信天主教的族人反而比較多，

我們族人的長老幾乎都跑到天主教。 

訪談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天主教真的接受我們傳統的儀式？ 

受訪者 1：是的。 

訪談者：所以我們族人的長老就都到天主教嗎？ 

受訪者 1：是的，我先講到這，我接著講一些有關ｍａｙａｓｖｉ的事情，這個

ｍａｙａｓｖｉ，達邦跟特富野之間，達邦的儀式從來沒有終止過，我

們特富野的儀式終止的時候，ｖｏｙｕ頭目反而到達邦去參加他們的儀

式。 

受訪者 2：我是從初中開始就去了。 

受訪者 1：但是這兩個社群曾經有過嫌隙，互不相關，中間的橋就都不相往來，

（笑），我們現在不要互相排斥了，關於ｍａｙａｓｖｉ，不要說輪流辦

理這個事情了，我的意思是這樣的，為了提升ｍａｙａｓｖｉ的儀式，

雖然我們只是定時舉行這個儀式的形式，我們也不需要輪流，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現在我們有一個我們ｍａｙａｓｖｉ的政策，現在縣政府說，

我們要把儀式變成文化古蹟（遺產），這個會所（ｋｕｂａ），我們就不

可以有時候才做，要變成常態的儀式，要將儀式傳承給年輕人，如果我

們有時做有時停止，我們來不及教會這些年輕人，這是我比較要反省的

地方，這個ｍａｙａｓｖｉ，特別是特富野，過去我們跟達邦的會所是

並列在一起，過去特富野的勢力是比較強大的，由天神帶領著，這兩個

社群呢，我們族群性格不太一樣，我們的想法也不一樣，所以儀式就你

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後會所現在要變成國家的古蹟，還不是國家級的，

現在是縣級的，我們要有一個理念，我希望會所在將來是國家級的，別



的文化來，別的國家來，我們辦一個大型的國家型的祭典，以這個方式

來維持我們的儀式，最主要是我們鄒族的生命（文化），是不要中斷，這

樣的思想正是我們向要告訴我們年輕人的。 

訪談者：我們儀式曾經中斷了十年吧，那那個時候長老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受訪者 2：是非常痛苦的。 

受訪者 1：長老想法是這樣的，他們那時候還沒有真正的去思考，當年神樹被砍

了，那時的神樹是三棵巨大的雀榕樹排在一起，全部砍掉，那時就是長

老教牧師們所做的，也包括湯家的ｔｉｂｕｓｕｎｇｕ長老，當然他後

來也後悔了，ｙｏｎｅｚｉ（陳牧師）那時也後悔了，那時候他跑到我

們特富野來找我們ｖｏｙｕ頭目，他說他會看到從火堆裡走出穿著紅衣

的長老們，他不認識，來找他，那時他破壞ｋｕｂａ的生命，那個擔子

很深。 

訪談者：是說長老就找他來質問嗎？ 

受訪者 1：陳牧師就跟頭目說，我們三個宗教應該要協調一致，讓我們重新來恢

復鄒族的儀式吧，我們賴以維繫鄒族文化的儀式，他很清楚表達這個訊

息，但他那時是非常痛苦。 

受訪者 2：但是他那時的反省已經太晚。 

受訪者 1：他半年以後就離開人世了。 

受訪者 2：他還來不及把他的想法跟我們結合。 

訪談者：他到底是怎麼說三個教派要協調一致？兩個教派有沒有改變呢？ 

受訪者 2：這邊的教會是有一點改變。 

受訪者 1：長老教真的是很有改變。 

訪談者：他會去參加儀式嗎？ 

受訪者 1：沒有，他們不敢。 

受訪者 2：在旁邊觀望。 

受訪者 1：他們真的不敢加入這個儀式，但是他們會說：「你們聚會時我一定會

現身的。」一直到目前他們就是沒辦法加入儀式。 

訪談者：鄭姓的牧師他可是有加入了？ 

受訪者 1：他就是自己有來找我啊。 

訪談者：應該是從他做過一段研究時開始吧？他寫過你曾經寫過有關天主教聖靈

儀式的內容，他談到基督長老教跟鄒族儀式該如何調和，你怎麼看呢？ 

受訪者 1：這個傳統信仰跟基督信仰間的連結，他們（長老教會）有一些阻礙，

他們基本的阻礙是他們沒有辦法突破，比如說汪啟聖牧師（ｅｍｏ

‘ｏ），他也好心說請你們要接納我來參加。另一個汪正義牧師，比汪啟

聖牧師更積極，更親近。溫初光牧師還沒有什麼動作，就是這位牧師可

以看得出來，汪啟聖和汪正義兩位牧師是在特富野做靈牧，感覺不錯，

但是他們還不至於加入儀式。 

訪談者：那真耶穌教呢？ 



受訪者 1：他們連出現都沒有出現，就算我們請他來幫忙一些準備或是幫忙準備

食物的工作，他們也都不要，真是感慨啊！你看看他們在整個特富野社

區啊，對他們來說非真耶穌教的人都是不乾淨的，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他們不再像以前這麼直接的去罵人，或是說一些挑釁的話，但是還分得

非常清楚。 

訪談者：難道他們一點改變的心思都沒有嗎？ 

受訪者 1：他們從來沒有要聚在一起來討論鄒族傳統儀式之間的事情，汪頭目說

我們給你在儀式時來擺攤做生意，這個也不要，或是說我們在忙於儀式

時至少做一些招呼客人，連這個也不做。 

訪談者：不同的教派跟我們的儀式間有不同的距離，天主教很接受我們的儀式，

但是對岸的達邦還是比較能按照傳統。 

受訪者 1：我來說對岸，從中文來講他們比較保守，他們有優點，當舉行祭典時，

在歌唱時他們的年輕人都還可以一起唱，一起帶動儀式的進行，因為我

們特富野曾經中斷十年，除了我跟汪頭目以外幾乎沒有人會了，我們可

以說這是他們的長處，但是，關於儀式的詮釋，他們是不如我們，他們

是比不上特富野的，有關於他們的祭歌，如果你要問他們有關於這些的

意義，他們會比我們更感到失落。 

訪談者：是說他們真的不大了解？ 

受訪者 1：是。 

訪談者：他們知道怎麼唱但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受訪者 1：而且他們比較孤僻，他們也不願意別人去請教他們，他們比較排斥，

他們排斥想要學習的人，像是學術界的人想要請教。這樣的文化會中斷

的。 

訪談者：如果他們不用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他們可以經常做這個儀式呢？常常可

以唱呢？ 

受訪者 1：將來還是會中斷的，像我們特富野的祭歌，我們已經用文字寫下來了，

對岸是沒有人寫。 

訪談者：這也是我要請教的一些改變。 

受訪者 1：我們特富野擔心年輕人不懂，所以已經寫成白話的歌詞，而不是寫成

以前古老卻聽不懂的歌詞，這樣他們能聽得懂而且能唱，這是特富野的

情況，對岸就說這樣的情況不好。 

訪談者：他們是說這是神的話語嗎？ 

受訪者 1：他們是說如果把那些古老的歌詞翻成現在的話，他們不喜歡。但是我

們特富野，我們是兩種都寫。 

訪談者：所以你們不是真的想遺忘古老的歌詞？ 

受訪者 1：對，我們是想以後來慢慢教他們這些古老的歌詞，因為古老的歌詞唱

起來是比較好聽的，所以我們希望能慢慢教會年輕人這些古老的歌詞，

但是現在讀書的年輕人，他們會自己知道歌詞的意思（透過白話的歌



詞），然後他們將來就能夠做很好的傳承（因為了解），這樣的文化傳承

的工作，是對岸所不及的。 

訪談者：我們現在已經寫成文字了，對岸也不寫，大概他們不太去談歌詞的內涵，

但是他們沒有中斷按照傳統去做儀式，他們的年輕人就可以持續學習、

效法，才能繼續傳承，帶動儀式，如果經常這樣下去呢？是不是也一樣

不會容易中斷呢？ 

受訪者 1：就我看來，他會比我們先中斷，這是確定的，他們還有三四十歲能唱

的人，但是已經沒有人可以承接。 

訪談者：這樣說是不是比較適合？就是說傳承比較困難，而不是不能。 

受訪者 1：可以這麼說，但是他們會有困難。 

訪談者：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寫所以會有困難？ 

受訪者 2：就跟我們一樣，我們會唱但是聽不懂，就會慢慢覺得這是很無聊的事，

所以鄭長老就很積極向長老們請教歌詞的意義，然後把它寫出來。 

受訪者 1：這兩個儀式（ｈｏｍｅｙａｙａ和ｍａｙａｓｖｉ）我們要傳承下去，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工作，需要十年的時間，再過二十年之後我們再回頭

看看這個傳承的工程，我們兩個的時日也不久了，但是我們要做這個工

作。 

訪談者：接下來我就一起來訪問你們兩位，你們兩位是令人尊敬的長老，你們已

經回答我剛才所請教的事情，我已經知道我們所做的儀式像ｈｏｍｅｙ

ａｙａ和ｍａｙａｓｖｉ是非常好的事情，真可以說是我們鄒族文化的

生命啊！但是我們要傳承下去以及未來的工作的話有很多的困難，比如

說政府的作為、不同的教會，可以說都是我們要從事這個工作的困難來

源，現在我真正知道做這些事實在非常困難，請教你們兩位，我們年輕

人和知識分子，在政府機關做事的知識份子，以及政府，應該要怎麼樣

做才能有助於我們做文化傳承工作？ 

受訪者 1：我先講，等一下汪頭目來做補充，這就是我們要總結的重點，我們鄒

族的文化生命，特別時這兩個儀式，是其他族人所不及的，從過去幾千

年以前，就是一個完整的儀式，可以說是令人讚嘆的純正的儀式，我們

就要自己思考，我們該怎麼去向世人展現我們自己的儀式，第一，我們

不要拒絕他們認識我們的機會，特別是學術界，這些很有學問的人，這

些有識之士其實是非常尊敬我們的文化，他們是真的想要了解，他們想

了解和學習原來我們的儀式是這樣，因此這些可以協助我們文化的，這

些想要了解認識我們文化的人士，特別是知識份子我們要接受，我們不

要排斥他們，另外一件事情，我們還在世的長老們，我們真的要教育我

們的小孩，要叮嚀他們，竭盡我們的力量，就像我們在練唱ｍａｙａｓ

ｖｉ的時候，有非常多的年輕人，他們真的分常喜歡，我們就說，你們

真的要好好學習，很多年輕人都來了，我很高興，甚至有很多中學生，

像這樣維繫我們文化的作法，另外一件事情，我們也不能對那些所有來



拜訪的人，想要來參觀學習的人說不要來，不可以這麼說，我們對這些

人我們只要告誡他們不可以隨便，其實他們真的想要來知道認識我們的

文化，其實有很多人是真的要學習我們的文化，他們也是想要遵照我們

的文化，我們文化真正的精神，再來，我們在ｍａｙａｓｖｉ的儀式時，

我們會招待外來客人飲食，我覺得我們照顧他們飲食是好事，我們感覺

他們來跟我們在一起，他們來參與，陪伴我們從事文化工作是很好的，

我們希望他們也能夠高興。 

訪談者：有沒有有關於教會的想法呢？希望各教會能夠做什麼有助於我們文化的

傳承呢？ 

受訪者 1：這個事情我覺得很困難，汪頭目有沒有什麼話？ 

訪談者：有關於在政府工作的鄒族官員呢？請汪頭目來說吧！ 

受訪者 2：剛剛鄭長老講的事非常正確，我只補充幾點，第一，我就接著你剛剛

所問的問題，你所問的我們這些分散在政府工作的族人我們該怎麼做

呢？面對這樣的問題，還有教會該如何，我的想法是這樣的，雖然我是

負責照顧特富野社群的工作，我所要依循的力量，我覺得還是要靠教會，

我非常尊重教會從舊約（聖經）到新約（聖經）裡我要扮演的角色，一

方面我過去也沒有好好研讀聖經，最近我在休息時又再好好研究這個問

題，我心裡想說，這個教會在一開始也沒有十全十美，這也是我們大家

所了解的事情，但是從新約聖經以後耶穌到了世界以後，這就跟我們小

時候被擄到上天，後來再回到我們世界的情況是一樣的，給我們有一個

傳承的情況，是一樣的，問題在這裡，我們自己不能夠接受這個事情，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他們這些做高官的族人，我覺得不能夠因為他

們的位置而不去理會我們鄒族所憑藉的文化，應該要鼓勵我們部落的族

人不要忘記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如果沒有這個儀式，就不會有我們鄒

族的存在，這是我特別要補充鄭長老說法的。目前實在是非常辛苦，是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再說我們的語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加強我們

的語言，你看他們別的人都非常想要學習我們的語言，而我們卻不想要

去做，你看我們鄒族的神話傳說我們都不大清楚了，反而是別人會知道

我們的傳承，因此如果我們遺失了我們古老的傳統，想要恢復文化的話

是會非常困難，特別是如果我們遺忘了我們的語言的話，趁著我們現在

有書寫的文字，我們就接受這個文字，而且堅持，然後好好的每天的使

用它，這就是我要跟你老弟想要講的話，你也要努力在這個地方，向在

外面的我們的年輕人來反應這個事情，至於宗教如果他們真有一些想法

的話，我們可以藉由教會的信德，我們可以來強化我們的文化，這就是

我的想法， 

訪談者：誠如你所提到的聖經，聖經跟我們的文化其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同

的教會使用的聖經都是一樣的？ 

受訪者 2：是的。 



訪談者：為什麼他們面對我們的儀式的態度卻不同呢？ 

受訪者 2：有一些是他們所忌諱的，像真耶穌教和長老教，主要是因為我們以前

有獵首，難道過去教會沒有獵首嗎？甚至比我們厲害太多了，哪一個民

族沒有獵首？ 

訪談者：剛才長老提到現在政府的作為，嘉義縣政府說要將我們的儀式和會所列

為縣級古蹟，文建會也想把我們的會所列為世界級和國家級的古蹟和遺

產，就你們看來，對我們鄒族是有幫助嗎？或是說他們應該怎麼做對我

們有幫助？ 

受訪者 2：我們想法是這樣的，我就簡單這樣說，政府如果能真的站在我們鄒族

的想法的話，來去做這樣的工作，會有利於我們鄒族的，如果只是把它

做起來（列為古蹟或遺產），而沒有按照我們鄒族比較優良的精隨，當然

不好的我們可以排除，他的價值在哪裡？比較重要的部份我們就根據這

個來做為建置我們文化遺產的基礎，你看這些外國人，每一個人都說你

們好特別，就是看到我們會所、祭屋，事實上他們也不是很了解，靠的

就是信仰的精神，這是他們的想法的所在，但是我們鄒族，我們的信仰

已經不一致了，我們也沒有想到我們要好好維繫我們自己的信仰儀式，

我們當然會把這些不好的部分去除，我們要這樣子迎合這樣的未來，政

府要扶持我們的需求，納入國家級的話，就是這樣要真真實實的，就像

鄭長老講的，我們不排除那些來詢問的，但是我們表露的都是我們完整

的（想法），這樣我們才可以自己幫助自己來完成我們要做的事情。 

訪談者：就我所聽到的，他們政府的想法也是很好的，但是他們有很多不清楚的

地方，他們因為這樣子會認為他們的工作對我們是好的，但是因為他們

不了解，其實這樣做對我們最後是不好的，甚至會去改造我們的文化，

他們常說我們已經幫你們做這些事情了，以後你們就要按照我政府的要

求和規定，你們不需要再做什麼做什麼，請問鄭長老你的想法呢？ 

受訪者 1：是這樣的，剛才汪頭目的話已經說了，關於要變成國家級或是世界級

的遺產，尤其是ｍａｙａｓｖｉ，在台灣的別的族群已經沒有像這樣的，

真正能夠照著祖先的傳統，能夠實踐人跟神的關係，那個非常重要，精

神力量，跟神透過儀式展現鄒族的力量，這樣的文化，我們展現給全世

界其他地方，像他們（指著汪頭目）在羅馬唱迎神曲還有慢板祭歌時，

他們在梵蒂岡唱，當時有幾萬人在廣場，全部都起立，拍手不知道幾分

鐘，可以看出他們真的非常讚嘆，原來還有這樣這麼古老美麗的音樂，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面對上天，這當然是國際級的，這樣的情況我們要

自己告訴我們的親戚朋友，我們至少要知道這是我們的文化，我們怎能

不加重視呢？ 

受訪者 2：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當時我們是在最前面，那個時候的教宗是保祿

二世，他的身體不是很好，我們是最靠近他的，大概只有十幾公尺，最

前面是維也納合唱團，我們是在教宗正前方，維也納合唱團在唱歌時，



當然是世界級，我們在旁邊，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也在旁邊跟我們，是不

同的，梵蒂岡的場面人是滿滿的，我們在唱歌的時候沒有任何人發出聲

音，唱完了以後就掌聲不斷，我們要離開時，來自澳洲的人就說，或是

菲律賓的就問，這個歌是怎麼來的？我們就說這是傳統。 

訪談者：這就是他們所欽佩的地方，剛剛你們所說的收穫祭，可以說是團結家族

的儀式，ｍａｙａｓｖｉ團結了我們整個部落，我們的歌聲真的非常悠

揚好聽，他們也非常讚嘆，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能持續維持下去的話，

應該是非常好的事情吧，政府想協助我們，包含中央政府，如果他們要

協助是件好事，但是我們自己人呢，我們有不同教會，有很多人不大清

楚（我們的文化），我們應該要不斷告訴他們，改變他們，過去我們有哪

個民族沒有殺過人呢，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做這些儀式時，目的不是

為了要製造衝突，而是要促進和諧、友誼，如果是這樣的話，照你們所

說的應該是非常好的。 

受訪者 2：還有一件事情我稍微再提一下，我們現在處在不同的時代，過去那些

在這裡的亡魂，這件事我還沒有跟長老提起，我心裡想，這樣是不是比

較好，當我們舉行儀式時，我們可不可以也跟亡魂們說：「你既然已經在

這裡，你就跟著我們在一起。」就這樣子的話，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怎麼

樣的問題，他們既然已經到我們這裡來（歸附），那就是我們的，我們就

不要再說，他們在黑暗界是如何如何，我們就要全部把它歸順！到這裡，

我們也要照顧他們，這樣就可以比較符合教會的旨意，這是就我個人所

想的，這個想法我都還沒向長老提起，我們的社會環境一直強調團結，

當我們面對鬼神的時候，也都要用這樣的方式，過去受到冤屈的靈魂，

如果我們這樣來舉辦我們的儀式，說不定異族也會來參加，可能是會這

樣，當然這樣的情況距離現在還是很遙遠，除非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

的想法才能促成，請問鄭長老有沒有什麼補充？ 

受訪者 1：我就來補充，我們是比不上你用筆所展現的知識，我們真的要倚賴你

去實現，幫助我們達成這個想法，請你用你的文字讓別人知道。 

訪談者：我也只能夠做這樣的事情，現在我已經花很長的時間來向你們請教，你

們也是非常忙碌的人，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問了很長的時間，真的非常感

謝，你們必定也是非常忙碌的。 

受訪者 2：你還能夠想到這樣的事情，想要了解這樣的情況，我們也不是說非常

了解。 

訪談者：我今天所請教的事情，是期望將它教給年輕人，在他們打開電腦的時候，

可以看到你們今天所講的話語，我們鄒族的年輕人也可以向你們學習，

學習說鄒語，了解我們鄒族儀式的內涵，這就是我今天訪問最主要的目

的。 

受訪者 1：你以後還可以再請教一些比較細節的部份。 

訪談者：當然我還有很多你們知道的事情我還沒請教，但是因為時間限制，訪問



太久實在不合適，實在是非常感謝你們接受我的訪問。 

受訪者 2：我也很高興你來請教，如果所有的年輕人都能樂於請教的話，我們可

以把我們找到的一些想法，很多小的觀念可以匯集起來，我們可以去找

尋，我們要持續地去找好的傳統，作為我們新一代族人向前邁進的基礎。 

訪談者：我今天就到此，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再來請教你們。 

 

 

 

 

 

 


